
五一小长假，我给自己的身心放假，安排了
一次短途人文游：独自一人驱车去拜谒了“扬州
八怪”之一的高凤翰故居纪念馆。

高凤翰故居纪念馆位于胶州市南关街道办
事处南三里河西北，占地16亩，建筑面积2000

多平方米。
我站立于高挂着“高凤翰故居纪念馆”横匾

的大门前时，一份崇敬之情在心底陡然而
生……

来此之前，对高氏生平系早已有所了解：高
凤翰(1683—1748)字西园，号南阜，胶州城南三
里河村人。高氏自幼聪颖，博览群书，才华出
众，惜学运多舛，直到45岁时方得入仕。然宦
海坎坷，后遭诬陷入狱。虽终昭雪，但右肢却残
(清乾隆二年岁逢丁巳病废右臂，因此又号“丁
巳残人”)，遂抱病隐退于扬州，寓居僧舍，靠
书画度日。因其画艺超群，被列为“扬州八怪”
之一，与郑板桥等私交甚笃……

一走进故居纪念馆院内，与我多年前就
结为忘年交的诗界前辈——— 山东省政协委
员、现任纪念馆文史研究室主任的郑文光
先生便迎了出来。原来，他现日常就于设
在这馆中的《高凤翰研究》编辑部办公，
说来这纪念馆就是在老先生的倡议下由胶
州政府牵头集资建成的。

于是，我随先生依次信步在馆内游览开
来，那一刻，置身其中，仿佛穿越时空，走进
了前清时代，与生活在那个历史背景下的一代
奇才高公南阜山人做了回“亲密接触”……

高凤翰故居纪念馆由包括南斋、春草堂、石
鳌馆、西园、西亭、北堂、南斋池故居和附设两部
分景点组成。

南斋是高家的学屋(私塾)，幼小时期的高
凤翰即在此读书；春草堂系取谢灵运“池塘生
春草，园柳变鸣禽”意而得名。曾是高凤翰的
父辈及后来高凤翰会同朋友，进行诗书画创作
的地方，亦是成年人在此深造的所谓“馆
塾”；石鳌馆是高凤翰家会客、接客、议事的
地方，也是年祭时借为“祠堂”的用房；北堂
(台房)是高凤翰居住的地方；西园是高凤翰家
的西花园，系沿用魏文帝铜雀台西园之宴、宋
代驸马王诜西园雅集和唐代张说的“东壁图书
府，西园翰墨林”之意而得名。竹西亭是西园
里最雅致的建筑，取唐代杜牧的扬州竹西亭诗
而得名，西亭是高凤翰最喜爱的建筑，因此有
号“西亭”、“西亭半人”、“西亭寄客”等，尤其晚

年多在此会友，进行艺术创作；而南斋池呢，
系取高凤翰印“宅荒犹有谢家池”之意。这般
一径观瞻着，我心头不由念起高凤翰的《归
意》：“半马胡为混此生，劳劳百事竟何成，只
余老病疲筋骨，赚得人间尚左名。”归去来兮，得
栖所居。

通过巡览展厅，我对高氏的诸多艺术造诣
有了一个更直观更翔实的了解——— 高凤翰工
诗，著有《南阜山人诗集》七卷。其诗风在中晚唐
两宋之间。难能可贵的是，他写出了不少深入生
活为民疾呼的诗作，如《苦灶行》诗云：“饥肠霍
霍日晌午，尚待城中换米钱。得盐尽入豪贾手，
终年空作牛马走……”这首诗对横征暴敛的贪
官污吏进行了无情揭露，而对普通盐民的悲惨
境遇寄予了无限同情，其《苦灶行》等诗不亚于

“诗圣”杜甫的《三吏》《三别》，可谓异曲同工，同
标诗史。

颇值得一提的是，高凤翰另有《题蒲柳泉<

聊斋志异>》诗云：“《聊斋》一卷破岑寂，灯光变
绿秋窗前。《搜神》、《洞冥》常惯见，胡为对此生
辛酸?呜呼!今乃知先生，生抱奇才不见用，雕空
镂影摧心肝。不堪悲愤向人说，呵壁自问灵均
天。”这是高氏对同时代的、一生命运多舛的一
代小说之王所寄予的深切同情(其幼时曾随父
去拜访过蒲翁)，其实这又何尝不是高氏自身坎
坷命运的真实写照？

高凤翰为清代初期花鸟画家，也画山水。他
的画风与艺术特点属于扬州画派，所以有的绘
画史家将他归为扬州八怪之一。高氏工笔画包
蕴庄重雄伟之气，写意画彰显优美淡雅之风。尤

其晚年左手所绘画作，清秀俊美中更深透着一
股苍劲神韵，令人叹赏。

高凤翰一生博学多才，尤擅长篆刻，时人若
得其手迹，莫不视如珍宝。

民间流传着一则高氏刻瓢济丐的故事———
一天，高凤翰外出会友，在路边见一盲

丐，双手颤抖地捧着一只讨饭瓢，双泪纵横，
欲哭无声。高凤翰一问才知，这瞎子年逾六
旬，孤身一人，以讨饭为生，今天运气不佳，
一天没讨到一粒米，饿得头昏眼花，故在路边
哭泣。高凤翰听完乞丐的哭诉，打消了会友的
念头，领着他回到自家中，吩咐家人拿饭来，
让他吃饱，然后拿起讨饭瓢，洗净瓢面，用铁
笔在瓢面刻道：“黑地昏天，前路茫茫，著脚难
奔天涯，叫不出一碗王孙饭。”刻完，他把瓢递
给瞎子，说：“你拿着这个讨饭瓢，或许会要到一
碗饭吃。”

高凤翰制砚艺术成就也不同凡响，这集中
体现在他集金文、书画、诗作于一体的共四册

《砚史》著作中。在采访中，郑文光先生对《砚史》
这一艺术珍品深有研究和感触：“高凤翰将诗、
书、画、印、砚本来是独立成科的艺术，相互渗透
交融，熔铸于一炉，完成了他独辟蹊径、自树旗
帜的艺术体系，他将诗意入砚，书法入砚，印艺
入砚，画意入砚，兼容并包，使各门艺术都达到
了很高的境界。”

当终于拜谒完毕，与郑先生作别并向那尊
高凤翰塑像揖别时，心中那份崇敬之情依然无
法释怀：归去来兮鼎世才，诗书画印砚精哉。难
能可贵悯农苦，赢得至今犹缅怀。

对于山东师范学院(现山东师范大学)外
文系的毕业生来说，1963年7月11日实在是个
难熬的日子。那天，大家集中在系阶梯教室
内，全场鸦雀无声，人人都屏着呼吸，等待着
分配方案的公布。当听到“曹务堂去曲阜师范
学院”(现曲阜师范大学)时，我简直不敢相信
自己的耳朵，是我吗？因为我不是党员，连个
团员都不是，学习成绩也不是班内最好的，在
那个事事讲政治的年代，福临我身，确实让我
十分错愕(我至今也对此不解)。然而，这个铁
的事实却使我顿时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走
出阶梯教室，不少同学向我投来羡慕和祝贺
的目光：“祝贺你，教大学了！”我听了心里美
滋滋的。

是啊，教学(特别是教大学)是我自幼梦寐
以求的职业。上“初一”的时候(那年我14岁)，
我看过一部由赵丹和白杨主演的电影《为了
和平》，至今记忆犹新。赵丹饰演的是一位大
学教授(好像是闻一多的形象)，身穿一件白色
衬衣，外套一件蓝色毛坎肩，十分抢眼，看了
非常过瘾，心想：我长大了也要当大学教授。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你说能不激动？

需要提及的是，1963年全省就我们班27个
英语毕业生，而分配到本科院校教书的只有
我和杨荣泉。

同时分来曲阜师院的还有俄语班的周长
松、王全义、中文系的陈根翠和数学系的郑文
祥。我们一行6人，母校领导委派陈根翠带队，
因为他的身份非同一般，他曾任山东师院学
生会主席，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代表毕业生讲
话的也是他。

我们的行李都非常简单。由于时间久
远，别人的行李我记不太清了，而我的行李
就是一个包袱裹着被褥和衣服，还有一个装
香烟的纸盒子，里面盛着上学时用过的课本
和在“济南古旧书店”买的英文小说和词典。

大约8点左右，母校的校车把我们送到火
车站，准备乘火车南下到曲阜师院报到。令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那天天公不作美，泰安
一带下了暴雨，路基被冲毁，正在抢修。无

奈，我们只好在车站等候消息。
大约到了下午两点多钟，铁道抢通，我

们登上了南下的火车。现在的人根本无法想
象那时的火车有多慢，而且逢站必停，即使
像曲阜“歇马亭”这样芝麻粒大的小站也照
停不误。我们在路上颠簸了四五个小时，火
车到达兖州时已是 7点多钟，夜幕即将降
临，我们背着简单的行李，四下张望着走出
车站。

出站后我们傻了眼，咦，咋不见曲阜师院
的接站校车？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心立马
凉了半截。人地生疏，我们束手无策，不知
如何与学校联系。幸好，当天与我们同车的
还有一位长者和其他三四个人，他们也都是
要去曲阜师院的。那位长者慈眉善目，举止
儒雅，谈吐斯文。他个子不高，略显驼背，
但脚步倒还利索。听说我们是来曲阜师院报
到的山师毕业生，他十分关心，也非常着
急。他一边安抚我们，一边迈着小碎步往来
于车站和附近的邮电局，想法与学校取得联
系。几经周折，最后他终于联系上了学校的有
关单位。

在与其他那三四个人的聊天中我们得
知，他们都是到济南出发办事的曲师老师，那
位长者是物理系主任石兰亭。

大约又等了1个多小时，学校才派了一
辆“解放”牌大卡车在夜幕中把我们十几个
人拉到学校。进了校门，我们也看不清学校
的模样。后来才知道，当时曲阜师院并没有
校车，只有一辆卡车用来拉人和运货，还有
一辆“上海”牌小轿车，专供院领导用。

到学校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总务长王天
翼亲自接待了我们，他把我们安排在学校
“招待所”(现在“教工餐厅”西边的单间排
房)。当时食堂早已关门，他又亲自找来炊事
员给我们做饭。王总务长对我们格外热情，
因为他是从山师调来的，见了我们就像见了
娘家人似的。而在这个人地生疏的新环境
里，我们见了他也像见了亲人一样。那天晚
上，食堂给我们做了西红柿鸡蛋汤，端来一

小筐馒头。由于一天没有吃饭了，我们都觉
得没吃饱。

第二天起床后，我们6人在校园里转了
一圈，第一次亲眼目睹了曲师的面貌。现在
想起来，它给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根本无法
与山师相比。山师占地800余亩，而曲师只有
400来亩。学校环境和建筑更是云泥之别。在
当时的济南，学校环境最美者首推山师，它
那步步登高的别致校园省内独有，国内罕
见。另外，它有建筑古朴典雅的“文化楼”
和两座教学楼，而曲师只有两座建筑一般的
两层教学楼和东西联教室，最好的建筑要数

“办公楼”了(即现在的“校史馆”)。校内不见柏
油路，全是泥土路(特别说明：这里我绝无“褒
山贬曲”之意，我只是在实话实说当时的心理
感受而已)。

接到学校通知，8点钟人事处长要接见
我们。早饭后，稍事休息，我们如约来到人
事处。

进门之后，我看处长比较困难地从座位
上站起来，笑容满面地欢迎我们。他上身穿一
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下穿绿色军裤。他个子
不高，一头黑发，脸略显瘦，但肤色康健。他说
话声音有点沙，但却铿锵有力。接见之后，处
长把我们送到门口，我看他手持拐杖，腿有点
瘸。后来才知道，处长姓李，名叫李宗谦，行伍
出身，我猜想他走路不便可能是打仗留下的
伤。从他的言谈举止，我看他仍保留着几分军
人的风姿。

报到后，接下来就是安排住宿。当时学校
有四座两层的“学生宿舍楼”(也住教职工)，我
和周昌松、王全义三人合住在4号楼一楼的一
个大约20平米的向阳单间里。然后每个人从
学校领了一个三抽桌、一把凳子和一个小书
橱(里面的床是预先安排好的)。这就是我们的

“家”。从此，我开始了在曲阜师院近40年的执
教生涯。

斗转星移，50多年过去了，当年来的6个人
已有5人先后调走，现在只剩下笔者一人仍在
曲师过着退休后的生活。

我的曲师报到之旅【民间记忆】

□曹务堂

归去来兮鼎世才 诗书画印砚精哉
——— 拜谒高凤翰故居

【行走齐鲁】
□曹恒灏

大众讲坛预告

“亚圣”孟子

家族的记忆
主讲人：山东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文秘档案系主任、

教授刘旭光

孟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
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留给后世两
样珍贵的遗产：一是他的著作

《孟子》，体现的是他伟大的思想
和精神世界；二是他的嫡系世
家，反映了孟子家族在社会生活
中的地位和状况。

孟府是孟子嫡系后裔世代
居住和生活的官衙与私宅合一
的府第，又称“亚圣府”、“博士
府”。孟府自宋代开始，至孟府最
后一位主人孟繁骥离开大陆去
台湾(1949年)，历经八百多年沧桑
变化，其所形成的档案真实地记
录着这所贵族府第及其主人的
历史过程。孟府档案是孟子嫡子
嫡系后裔及其家族在府务管理、
祭祀孟子以及对外交往等活动
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
广泛分布于山东邹城、北京、南
京、济南、台湾等地，具有社会
性、历史性、家族性和原始记录
性等多重属性，以及历史凭证、
经济参考、文化传承、文物收藏
及文学艺术等多重价值。依据不
同的载体，孟府档案可分为传统
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古籍图书
和石刻档案四大类型，不同类型
的档案在数量和起止时间上也
各不相同。

在孟府丰富的档案中，孟府
家志、孟子世家谱、孟府敕命文
书等精品档案，既是中国珍贵的
档案文化遗产，也是世界记忆工
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孟府档
案资源需要整合，也可以借鉴美
国总统图书馆的经验和方法，实
行孟府图书、档案、文物的一体
化管理。

孟府档案也是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文
化的宝贵遗产。开发利用和研究
孟府档案也可以在社会上起到
示范作用，促进社会档案意识的
提高，从而形成“家家建档，人人
有档”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

5月16日(周六)上午，大众讲
坛邀请到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文秘档案系主任、教授刘旭
光为大家讲述孟子生平，列表说
明其身后世代相承的脉络关系，
梳理历代对孟子的尊崇和称号，
介绍孟府概况，并对孟府图书档
案的集中统一管理处所———“赐
书楼”做详尽阐述，同时剖析档
案与图书、档案与文物的关系。

讲座时间：2015年5月16日
(周六)上午9：30

讲座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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